
藏书家惜书，多钤藏书印。藏

书印是藏书活动的产物，也是藏书

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印文内容既

有对藏书所有权的声明，又有对收

藏者情感、精神的表达。今从前人

记录和本人所见藏书印中整理一些

反映典籍保护的内容，以窥探古人

守护典籍之情和赓续文脉之法，让

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爱书

古代藏书家为了传承典籍，省

吃俭用，典产置书，还会对一些典

籍进行仔细校勘，对典籍充满了深

厚的感情，视它们为珍宝，有的藏

书家甚至视其为生命的一部分。上

海博物馆藏宋景定二年金华双桂堂

刻本 《梅花喜神谱》 二卷上有清代

藏书家吴湖帆“湖帆宝此过于明珠

骏马”的藏书印，国家图书馆藏清

抄本 《学易记》 四卷上有一方朱文

长方印“妙书奇画骏马名花”、明崇

祯间刻本 《梦溪笔谈》 上有一白文

方印“酷嗜诗书不计贫”、清道光间

刻本 《见山楼诗钞》 二卷上有一白

文随形印“老病犹买未见书”，这些

无不表达了印主对所获难得之物的

珍爱之情。清代福建藏书家萧梦松

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身侍

之，罔敢失坠”“……家藏四世以身

守，谁得吾书视此铭”。两方藏书印

亦告知后人要以身守书。

这类藏书印的内容主要是告诫

子孙或后之收藏者，要爱护图书，

使之流传更久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 为 述 得 书 不 易 ， 要 守 之 珍

之。如明代藏书家祁承㸁的“澹生堂

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

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

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

铭”，晚清藏书家沈德寿的“辛勤置书

以遗子孙永守”，清代藏书家陈鳣的

“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

我”，清代藏书家沈廷芳的“购此

书，甚不易，遗子孙，弗轻弃”， 国

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刻本《冬心先

生集》四卷卷首有一方内容相似的藏

书印“得此书，良不易，后之人，弗

轻弃”，等等。

二为警告子孙，鬻借不孝。如杜

暹的“鬻及借人为不孝”，吕伯龙的

“吕氏藏书，子孙是教，借毁及售，

均为不孝”，吕北野的“吕氏典籍，

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

卖，违者茔祠除 名 。 万 历 七 年 坤

记”，等等。

三为主张书为公器，得者珍之。

如刘禅的“书非自私，得者珍之”，

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汤寿潜的

“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

晒，国粹公器勿污坏”，等等。

护书

明代陈继儒 《读书十六观》 中

有元初书法家、诗人赵孟頫的一则

跋文，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

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

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

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

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

者，并奉赠此法。”此为“六勿”，常

被后之藏书者所引用，并衍生为“八

勿”“九勿”“十勿”等护书之法，这

于今日之古籍保护亦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藏书家徐时栋曾刻有一枚藏

书印，上书：“烟屿楼藏书约：……

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

子，勿久借他人。”将“六勿”衍生

为“十勿”，对藏书提出了更全面的

保护措施，特别是“勿巧式装潢”与

今天古籍的“修旧如旧”很是契合。

清末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

有一枚朱文长方印，共 252个字，文

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

书可读……请更衍曰：‘勿以鬻钱，

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

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在这篇印文

中，杨氏先述藏书因由，后引用赵孟

頫的“六勿”藏书箴言，另衍“三

勿”，详述护书之法，特别是“勿以

贻不肖子孙”一条，表明印主所藏只

传爱书惜书之人，可见其良苦用心。

除了上述赵孟頫跋文入印外，司

马光的爱书之法，亦见被引用入印。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司马文

正光 信阳王氏 遗经堂主人”条记录了

明代信阳人王祖嫡和遗经堂主人引用

独乐园爱书之法的两方藏书印。信阳

王氏藏书印除详细介绍了司马光启

卷、观看、翻页等阅读过程中保持

图书干净整洁的方法外，还详述了

每年晒书的时间、方法以及效果。

藏书印还记录了以芸香草给藏

书驱虫的技术。国家图书馆藏清嘉

庆十年通潞刘氏刻本 《宦游吟》 上

有一方白文长方印“书为香多蠹不

成”，记录了香熏可以驱虫的古籍保

护方法，这里的“香”指的就是芸

香草，现在仍然有很多图书馆用它

来防虫。这一印文大概是化用唐代

诗人吕温 《上官昭容书楼歌》 中的

“纸上香多蠹不成”一句，说明我国

用芸香草给书籍防虫已经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了。

赠书

虽然大多数藏书家都希望其藏

书能够子孙永宝，但也有些藏书家

把藏书传给自己觉得合适的人。东

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藏书万卷，

将其所藏大部分都赠给了“建安七

子”之一的王粲。蔡邕这种促进典

籍物善其用、长久流传的行为对文

化发展影响深远，后世多有效仿。

这类的藏书印有刘承干的“翰怡持

赠”，傅增湘的“沅叔持赠”，吴骞

的“知不足斋主人所贻，吴骞子子

孙孙永宝”，邵晋涵的“知不足斋主

人所贻”，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十二年

铅印本 《名媛诗话》 八卷上有沈敏

元的一方白文方印“补愚谨赠”、清

光绪三十四年灵萱室钤印本 《慎宜

轩文》 五卷上有“杭徐珂仲可赠”，

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刊本 《雍熙乐

府》 二十卷上有江标的“建霞持

赠”、清光绪十年傅以礼家抄本 《张

忠烈公文集》 七卷上有傅以礼的

“节子持赠”，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

旧藏 《兰亭志》 十一卷上钤有朱文

椭圆印“叶恭绰举赠”，等等。还有

钤印在捐赠给学堂图书的印，如清

代黄树谷将自家藏书藏于广仁义

学，并号召其他藏书家捐书，供人

借阅，并刻一方朱文长方印“敬以

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

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

钤盖在捐赠的藏书上。日本元禄庚

辰刊本 《东莱博议》 上有朱文方印

“岁寒堂所藏，附与明伦堂。敬承蕴

义塾，不敢出他方。同门看读者，

肃无致孟浪”。此外，还有很多藏书

家将藏书捐赠给公藏单位以实现其

藏书的永久流传愿望，如周叔弢、

傅增湘、徐恕、叶景葵等。上海图

书馆藏王培孙的旧藏上每种都钤有

朱文方印“王培孙纪念物”。

小小一方赠书印中蕴含着深刻

的寓意。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培养个人修养和增长知识的途

径。赠书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强

化了一种热爱智慧的理念。书籍中

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可以启迪人们的

内心世界，激励人们勇于面对挑

战、坚定信念，传递一种积极向上

的精神力量，共勉中华文脉的传承

与守护。

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一生清

廉节俭，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生平

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 《资治通

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

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社会风俗日

益变得奢侈腐化，人们竞相讲排场、

比阔气，奢侈之风盛行。为使子孙后

代避免蒙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侵

蚀，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撰写了

《训俭示康》，以教育儿子及后代继承

发扬俭朴的家风，永不奢侈腐化。

《训俭示康》先写司马光自己年轻

时不喜华靡，注重节俭，现身说法，

言真意切。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奢侈

靡费，讲究排场，与宋初大不相同，

列举了李文靖、鲁宗道、张文节三人

的节俭言行加以赞扬，指出大贤的节

俭有其深谋远虑，而非侈靡的庸人所

能 及 。 进 而 引 用 春 秋 时 御 孙 的 话 ，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从

理论上说明“俭”和“侈”所导致的

必然后果，使文章更深入一层。最后

连举六名古人和本朝人的事例，又以

正反两面事实为据进行对比，说明了

一个深刻的道理：俭能立名，侈必自

败。末尾以“训词”作为结束语，点

明题旨。全文说理透辟，有理有据，

旨深意远，反复运用对比，增强了文

章的说服力。

司马光的 《训俭示康》 带给我们

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

大也。

在司马光看来，节俭不仅是一种

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美德，奢侈不只

是一种陋习，更是一种罪恶。节俭是

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德，奢侈是一切恶

行中最大的恶。司马光精心选取了六

位古人及一名当朝者的成败荣辱事

例，耐心细致加以点评，作为史学大

家，他善于以人为镜，以史为鉴，用

深邃的历史目光观照现实，指出尚俭

崇廉，是事业、人生的福祉，而奢侈

纵欲，则是败家、丧身的祸端。

俭之为德，由来已久。上古尧舜

之时，就对节俭的作用给予高度肯

定。相传虞舜曾称赞夏禹：“克勤于

邦，克俭于家。”大禹为治水“三过家

门而不入”，吃粗米饭，喝野菜汤，穿

粗布衣，住茅草屋，为后人所称道。

春秋战国时期，在生活观念上几乎一

致“尚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

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

为天下先。”他认为，节俭自持，是富

裕安康的前提条件之一。孔子也主张温

良恭俭让，把俭看作是人的五种美德之

一，强调以节俭为本，“礼，与其奢

也，宁俭”。墨家更是进一步提出了为

人为政都要节用的思想：“圣人之所俭

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

淫佚则亡。”还提出了适度消费的理

念，倡导在衣食住行中加以贯彻。秦

汉以后，人们普遍接受儒、墨两家的观

点，二十四史中对于能够节俭的人物大

加称赞，随处可见。《后汉书·吴祐

传》 称“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

所谓“四行”，是指“敦厚、质朴、逊

让、节俭”。节俭为“四行”之一。

优秀的品质总是如影随形。节俭

往往会催生廉洁，而廉洁亦会提高威

望。为官者把俭朴和廉洁的关系理清

楚了，节欲戒奢，戒奢从俭，以俭养

廉，也就掌握了“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法宝。因此古时官吏

的升迁考核，常将能否“节俭”作为

一项基本内容。

第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司马光在 《训俭示康》 中告诫后

人，由节俭转入奢侈是容易的，由奢

侈转入节俭就很难了。这句话反映了

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变后心理和行

为上的适应性问题。当生活环境改

善，享受更好的物质待遇时，人们往

往会很快适应并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

品质；相反，当生活境遇变差，需要

削减开支、降低生活水平时，由于已

经习惯了较好的物质享受，不仅心理

上难以接受，行为上也可能会产生抗

拒或不适，转变回节约生活方式颇具

挑战。所以，奢侈一旦成为习惯，要

想纠正绝非易事，必须付出巨大的努

力。习惯了好的日子，就再也不愿适

应艰苦的岁月。

我们对欲望既不能禁止，也不能

放纵，对过度的乃至贪得无厌的奢

求，必须加以节制。如果对自己的欲

望不加限制，过度地放纵奢侈，没能

培养俭朴的生活习惯，必然会使自古

“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成为必然，就必

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

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

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

盗”的情况。

第三，成由勤俭，败由奢。

国之兴莫不由于勤俭，国之亡莫

不由于奢靡。勤俭使国家兴盛，奢侈

使国家衰亡。

春秋时期，戎王派使者由余去见

秦穆公。秦穆公听说由余是个贤士，

就向他请教：“我常常听人谈论圣人治

国之道，但没亲眼见过。请问先生，

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灭亡的原因是

什么？”由余回答道：“臣尝闻之矣，

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意思是说：

我曾经听说勤俭使国家兴盛，奢侈使

国家衰亡。秦穆公听了，不高兴地

说：“我虚心向你请教兴盛之道，你怎

么用‘勤俭’二字来搪塞我呢？”由余

说道：“我听说，过去尧虽身为天下之

主，却用瓦罐子吃饭、饮水，天下部

落没有不服从他的。尧禅位于舜，舜

开始讲究起来，用精雕细刻的木碗用

餐，结果诸侯认为他太奢侈了，国内

有 13 个部落不服从他的号令。舜禅位

于禹，禹则更加讲究了，制作了各式

各样精美的器皿供自己享用，奢侈得

更加厉害了。结果国内有 33 个部落不

听从他的号令。以后的君主越来越奢

侈，而不服从号令的部落也越来越

多。所以我才说勤俭是兴盛之道，奢

侈是败亡之源。”这一番话说得秦穆公

连连点头称是。此后，唐代诗人李商

隐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首 《咏史》。

诗的前两句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破由奢。”后来，“成由勤俭破

由奢”演变为“成由勤俭败由奢”，并

作为谚语流传下来，以此告诉人们，

勤劳俭朴有助于事业的成功，贪图享

受则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勤俭治国

必得善果，骄奢淫逸必遭祸端。秦穆

公因信奉“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

理念，为后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基

础；汉文帝崇尚节俭，力戒奢侈，遂

有“文景之治”；隋文帝力除侈靡之

风，“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使隋朝

迅速强大。穷奢极欲导致身死国灭的

教训亦是屡见不鲜。夏桀、商纣亡于

奢靡无度，荒淫暴虐；秦始皇兴建阿

房宫，豪华盖世，终为楚人一炬；隋

炀帝沉迷于灯红酒绿，不理朝政，下

场是身首异地。

司马光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令人感

叹。他身居高位，却清正自守、克己

奉公，人的物质观往往就是他的价值

观，最能反映其人格境界和做事方

式。司马光所处的时期，经济繁荣、

天下承平，士大夫们沉迷享乐，竞相

以奢华为荣，而司马光独能保持头脑

冷静，居安思危，此家训既是诫子，

亦是表白自己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清慎

品格。据《宋史·司马康传》记载，司

马康成年后，为人审慎俭素，为官清廉

方正，“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

知为司马氏子也”。可见，司马光言传

身教、身体力行，后辈耳濡目染、潜

移默化，皆有其节俭清廉之风。

司马光的 《训俭示康》 虽为家

训，然其蕴含的深刻道理，当超越一

家一族之界限，成为天下人润养官

德、砥砺修身的警世恒言。做人当以

俭为本、以俭为美、以俭为上，为官

要正世风、政风、民风，当先正家风。

《训俭示康》：俭能立名，侈必自败
□□ 王 杰王 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藏
书
印
：：：：：：：：：：：：：：：：：：：：：：：：：：：：：：：：：：：：：：：：：：：：：：：：：：：：：：：：：：：：：：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朱
痕
上
的
文
脉
守
护

□□
黄
原
原

黄
原
原

08 S T U D Y T I M E S
E-mail:m8@studytimes.cn

Tel:010-68929950

本版编辑：陈 思
版式设计：张 慧 文史参阅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89 广告电话：（010） 68928723 68929266 发行电话：（010） 68928763 68922651 （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 68922466 电子信箱： zbs@studytimes.cn

出版时间：周一、三、五 定价：全年 360元 邮发代号：1 - 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报刊社 账号：11050163360000000004 承印：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唐贞观

十九年（645年） 玄奘归国后奉敕著述

的一部西域史书。该书为贞观三年

（629 年） 至十九年玄奘的西行见闻，

记载大量西域山川交通、历史传说、

神话故事，是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宗

教信仰，中外交通、风土人情等的重

要文献。季羡林称它是中印文化交流

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林

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外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但它在古代中

国的流传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诸

多起伏，方成为世人皆知的一部中国

经典。

唐之前的王朝对遥远的西域了解

不多，仅有的知识来自 《史记》《汉

书》 等典籍，缺乏实地资料。贞观十

八年 （644 年），一心开拓西域边疆，

但苦于毫无资料的唐太宗得知玄奘回

国的消息，即派遣左仆射房玄龄、右

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等将其迎入长

安。随即唐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召见

玄奘，迫切询问西域地理交通、风土

风俗等事，并郑重嘱咐玄奘编撰一部

关于西域的史书，可见他对这部西域

见闻记寄予厚望。

贞观二十年（646年），《大唐西域

记》 编撰完成。玄奘在 《进 〈西域

记〉 表》 中极力褒奖了此书的价值和

意义。他认为大唐疆域广阔，超越前

代，文治武功的盛世必须载入史册。

该书看似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实则

是大唐福泽四海的最好见证。

但此时唐太宗刚征伐辽东失败，

心情郁闷，再加上李 勣 平定西域 ，

诸部“乞置汉官”“遣使朝贡”，西

域边疆态势有所好转 ，《大唐西域

记》 的现实意义随之下降。故唐太

宗在 《答玄奘法师进 〈西域记〉 书

诏》 中除盛赞玄奘的高风亮节、求法

艰难外，对 《大唐西域记》 只简单写

道“当自批览”。

唐初官方对 《大唐西域记》 的流

传仅见于赠送西州刺史麹智湛、供王

玄策出使西域使用、编修 《西域图

经》 三处，民间社会更无迹可寻，可

见其流传不广。

唐中晚期，随着文人士族、百姓

僧众对西域认知渴望的加深，《大唐西

域记》 在唐中晚期社会的流传有了新

的变化，影响逐渐增强。这一时期，

《大唐西域记》逐渐进入文人士族的视

野，笔记小说、经史典籍或直接引用

《大唐西域记》，或以此创作文学、考

证史地。元和年间刘肃以唐初以来名

士言行纂成 《大唐新语》，其中 《记

异》 篇记载玄奘身世行迹、求法翻译

史事，并简要介绍 《大唐西域记》 的

情况。段成式 《酉阳杂俎》 续集记载

天宝年间中岳道士顾玄绩事迹，亦以

《大唐西域记》所记婆罗痆斯国救命池

之说佐证其真实性。可见，《大唐西域

记》 已进入中唐文人士族视野中，成

为文坛常见的史料，为世人熟知。

《大唐西域记》 在中晚唐广泛流

传。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

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唐

传奇由志怪小说演化而来，中唐时进

入创作高峰阶段，它以“变异”“传

奇”为主要议题，内容奇幻、情节离

奇，具有超脱现实的丰富想象力。隋

唐时期胡风兴盛，影响颇深，中唐时

达官贵戚、文士民众对西域文化的了

解探求达至热潮，记载有西域风物、

域外传说、神话故事的 《大唐西域

记》 作为西域实录与异域文学的完美

结合体，被传奇作者青睐有加，其中

的西域故事传说被改造入唐传奇之

中，更能引起文人士族、民众百姓对

《大唐西域记》的好奇与追捧。

唐以降，《大唐西域记》更加广为

流传，它的真实记载、古怪离奇的民

间故事、绚丽多彩的域外风情，以及

简扼流畅的文笔，都令人读来妙趣横

生、精彩纷呈、爱不释手，在佛教僧

众、文人士族、普通民众中广为流

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

志》、马端临 《文献通考》、焦竑 《国

史经籍志》、丁仁 《八千卷楼书目》

等私人藏书目录多著录此书。《大唐

西域记》 的丰富内容甚至还为明代

吴承恩创作中国经典神话小说 《西

游 记》 提 供 了 创 作 灵 感 和 历 史 基

础。这些都表现出宋元明清时人们

对 《大 唐 西 域 记》 具 有 浓 厚 的 兴

趣。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促进纸

本 文 献 传 播 进 入 了 “ 大 发 展 ” 时

代 。 宋 元 明 清 时 《大 藏 经》 仿 效

《开元释教录》，多收录 《大唐西域

记》。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发展，

宋《崇宁藏》《资福藏》《碛砂藏》、金

《赵城金藏》、元《普宁藏》、明《洪武

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清《龙

藏》 以几何级速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传播。这些 《大藏经》 均收录有 《大

唐西域记》，便利了此书在古代中国的

流传，促使更多人看到《大唐西域记》。

其次，宋元明清佛教世俗化的加

深使文人民众接受佛教文史作品成为

一种常态，使 《大唐西域记》 在宋元

明清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宋元明清

佛教最大的特点就是佛教世俗化进一

步加深，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者众

多，佛教广为流传、深入民心，上至

帝王皇室、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

姓，无不多有信佛之人。正如宋代陆

九渊说：“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说皆足

以动人，士大夫鲜不溺焉。”亦如陈垣

评价明代士绅喜爱佛教所言：“万历而

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

无不欲与士夫结纳。”至于百姓信仰佛

教之风更是盛行，人们纷纷以烧香拜

佛、布施斋僧、念经抄文、吃素放生

等方式来表现信佛之心。尤其是明代

佛教复兴后，文士群体阅读佛教书籍

成为潮流，《大唐西域记》随之受到重

视。明人周嘉胄 《香乘》 以 《大唐西

域记》介绍龙脑香等物产。《戒庵老人

漫笔》 比对婆罗痆斯国隐士与杜子春

故事。这些都与宋元明清佛教世俗化

加深有很大关系，进而影响到 《大唐

西域记》的流传。

最后，随着明清西域边疆问题再

次成为焦点，记载西域风土人情的

《大唐西域记》亦成为官方关注西北问

题的参考文献。如清 《四库全书总

目》称《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尤

不足稽”，但“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

明者”。清代学者也多借此书考证、勘

误西北名物、史地，如金永森 《西被

考略》、李光廷 《汉西域图考》、魏源

《海国图志》、俞浩 《西域考古录》 等

书均大量征引 《大唐西域记》 史料。

晚清时期，张之洞因“要典雅记、考

求论定”，为士子作 《书目答问》，也

将 《大唐西域记》 列入子部释道家必

读之书。这些都表明 《大唐西域记》

在宋元明清仍然广为流传，受到官方

和文人士族的关注，为宋元明清的文

学创作、西北史地的考证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

《大唐西域记》后世传入日本，汉

学家儒莲亦将其译为法文，流传于全

世界，《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外文化交

流互鉴、文明沟通的见证。可以说，

《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时

代与疆域，也为中外文明交融共生提

供了优质案例与历史启迪。

《《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
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影响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 曹刚华 刘海杰曹刚华 刘海杰


